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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晴朗無日的初夏午后，我們來到

徐國士教授在花蓮港邊的寓所，房子不大，

卻很溫馨，處處透露著主人好學與好客的痕

跡。這篇訪談，與其說是徐國士教授的人生

經歷，不如說是不同世代對上一代經驗與努

力的重新詮釋與反省。因此，本文記述的，

不完全代表徐國士教授的立場，只是筆者透

過他的口述，選擇性的留存為徘徊在過往時

光的獨語。

以下文字整理，以對話方式呈現。談

話過程相當隨性，因此以下文字經剪接、重

組，就產生了新的意義，經過書寫者、閱

讀者又發展出更多想像，不是紀實、沒有客

觀。不同發言者以其姓氏代表。

林試所的植物分類學家與標本館

徐： Davis來台大開過生態學，這個人很有

名，柳榗幫他做過一些野外生態觀察工

作，所以我就認得柳榗。柳榗說你來我

典型在夙昔―專訪植物分類的先行者 
徐國士教授

這裡做臨時工好了，就這樣進了林試

所。我到林試所時，是鄭宗元做系主

任，柳榗那時剛從秘書下來，調到生物

系(現植物園組)當研究員。辦公室在現在

腊葉標本館旁邊的警衞室，一樓有兩個

房間，一個是章樂民的，一個是鄭宗元

的；外頭有畫圖員、辦事員。樓上就是

王仁禮、柳榗和我。柳榗坐的就是以前

Kanehira(金平亮三)以前的位置；王仁禮

的就是Sasaki (佐佐木舜一)的位置。標本

也在裡頭。

徐： 柳榗很有些傲氣，在集水區當主任時，

金恒鑣、夏禹九都拿他沒辦法。柳榗沒

有學位，沒有資歷，不能擔任講師，只

能用演講的方法在大學開課。他有的就

是我、楊遠波、穆椿濤、郭城孟、賴明

洲、陳玉峰，這一批人。

徐： 我在恆春分所的第一個助理是楊裕雄，

第二是林則桐、邱文良。

董： 老師把好多日本時代的文獻都捐回來給

林試所，裡面有許多林渭訪、王仁禮、

甘偉松等前輩的舊書手稿，拼湊出我們

沒有想過的那個時代。

徐： 那時候不重視圖書，我有一陣時間去牯

嶺街蒐集了不少好書。有一回我到圖書

館前面，一看，怎麼日本圖鑑都丟掉！

我全部都把它撿回來。裡面有一本日本

植物展覽會，就是那時候撿回來的。

董： 您在生物系的時期，有什麼植物重大發

現？好像大型木本植物已經沒有新種了。

⊙林業試驗所林業經濟組‧王培蓉 (pjwang@tfri.gov.tw)
⊙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董景生

徐國士教授近照。(王培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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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鐘萼木呀！在陽明山發現。是呂勝由先

看到，我們再去找，後來發表。還有呂

勝由和楊遠波調查過的大葉櫟，是新紀

錄種。大陸也有相同的樹種，證明過去

冰河時期時遷移到台灣來，後來氣候變

暖了，躲到山谷裡面去。這裡面有許多

有趣的過程。

臘葉標本與植物分類的發展

徐： 現在林試所標本館已是台灣第一好的

標本館，台中科博館硬體好，但我們

type(模式標本)比他們多，這個很重要。

王： type都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嗎？

徐： 基本上是，發表一個新種，以它為描述

的就是type，同一個地點採到的，就是

Isotype，我們這裡留了很多type。

徐： 林試所最了不起的就是標本館，以前標

本怎麼來的？Isotype怎麼建立的？都是

台灣林試所的專家帶著原住民或叫原住

民去採，再寄去日本東京帝大做鑑定。

董： 所以早期原住民有參與採集？

徐： 原住民等於是嚮導，幫忙找各種新的植

物，帶著獵槍去。

王： 認植物帶獵槍去做什麼？

董： 植物很高呀！用獵槍把枝條打下來。

 (這中間談到台灣蘇鐵和台東蘇鐵混淆的

軼事，當時Wilson採集後送回英國皇家

邱植物園時標籤脫落，造成台東蘇鐵一

直被認為是台灣蘇鐵。可參見[何鳳嬌

等，2008，林曜松、徐國士訪談錄。國

史館出版。p.123註腳3之說明]。)

徐： 早期英國人和日本人採標本不一定是自

己去，都是派原住民到山上去，因為危

險。採到植物就送來，有花有果的更

好。山裡面不但有傳染病、恙蟲，什麼

東西都有，會死人的。我第一次跟許建

昌到蘭嶼採標本，我們帶了香蕉煙幾十

條，一個標本值2根香蕉煙，原住民滿山

遍野都在採。下大雨了，我們坐在教室

裡發煙就好了，他發煙，我收標本。

董： 那標本館的下一步是什麼？標本越收越

多。網路普及後為了增加使用，就提出

數位典藏計畫。我們與國際期刊談授

權，把數位化影像放在資料庫裡，可是

將來呢？

徐： 今天既然已經走到數位，應當走到全記

錄。因為搞分類的人愈來愈少，要認植

物的人還是很多。全記錄就是整理一套

檔案，比如說把所有的植物特徵都描述

下來，每個植物都有一個，然後可以索

引。像有白花、有複葉，然後就剩下幾

個特徵，很容易比對出是什麼植物。

董： 這是標本館正在做的事。

徐： 第一個這是樹還是草還是灌木，就刷掉

2/3。假裝這三類是等比例的，其實樹木

只有一千多種。白花、複葉、對生，可能

就只剩5種，剩下葉子大小，輸入數值，

結果就出來了。這個事如果可以做出來，

等於是把分類學做了最終的整理。

徐： 我覺得走全記錄是基礎植物學的部分，

林業試驗所還是要對造林樹種有很多的

了解。造林樹種是有很多特殊用途的，

例如山胡椒—馬告，是一個大市場；破

布子是一個大市場，我們對它有多少

了解？我認為林業以後一定是從「特

有」、「觀賞」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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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要對特用作物先做調查，包括訪談也是

一種方法。調查包括個體生物學、族群

生物學，這個族群在哪些地方生長要做

調查。比如太魯閣櫟，葉子有刺，是一

種地中海型植物，地中海氣候就是夏天

乾陽光強，冬天有雨，葉片厚且有剌。

古地中海隆起，植物往南邊跑，跑到太

魯閣這種乾的石灰岩地型，其他地方沒

有，這就是一個特群。從中國大陸一些

植物特徵比較，知道它們有些兄弟在別

的地方，有相同特徵，同一個環境出來

的。我們還是有一些基本研究需要做，

在植群中是很重要的。

自然保護區調查與設置

徐： 我在林試所主要的工作是自然保護區調

查，從民國60年開始做，計畫是柳榗向

國科會(現科技部)提的。這完全是林試

所發展出來的新的系統。因為民國59年

有個中美林學會議，他們建議要設置保

護區，柳榗就申請一個計畫(名稱「自然

保護區的建置」)，我就是計畫助理，所

以手頭上有很多資料，就往台灣珍貴稀

有、生態環境特殊的地方去跑，跑遍了

全台灣的自然保護區。後來文資法公告

的，就是我們劃的範圍。民國60年我們

也發表了台灣稀有植物。

徐： 柳榗先生跟林務局林管處都熟，靠著這

個關係，我跟助理一起跑現場。當時有

很大的行政支援，支持你做這件事，第

一，林務局要做母樹林調查，母樹林選

的地方很多都是生態區位好的地方。譬

如，我們問他油杉都在哪裡，在大武，

那我們就去大武找。

董： 可是保護留區並沒有跟母樹的位置重疊。

徐： 我們沒有故意去重疊，因為他們要採

種、要砍樹，所以不能把母樹位置大量

劃入保護區。林管處有現成資料知道油

杉在哪裡、穗花杉在哪裡，我們的工作

是設置樣區、調查名錄。知道資源狀

況，才可以劃設。

王： 這個調查做了多久？

徐： 持續了一、兩年，有時候王宗魁有時也

參加。他從國外回來，在東海任教。

王： 兩年就可以完成這麼大的工程？

徐： 主要是林業單位為了母樹林做了很多調

查，造林有採種計畫。他們知道稀有物種

在哪？問負責林區的人，找他們的人帶。

徐： 當時，文物也流失的很厲害，就要文建

會主委陳奇祿，擬一個文化資產保護

法。這個法送到中常會時，就有中常委

說，自然也該保護。我那時剛從國外回

來。我、馬以工、吳美雲(漢聲雜誌社社

長)和陳奇祿就在南陽街一家冰店裡討論

怎麼把自然放到文資法裡去，就用自然

文化資產這個名義，設置保留區、保護

區，起了草案。還有稀有動植物、人類

文化所產生的歷史背景區域要保護。

徐： 立法後文建會就成立一個文化資產保存

委員會，到民國70年代，自然文化資產部

分轉到農委會。農委會葛錦昭秘書長就

找我，問要找誰當委員，就把林曜松、劉

小如、王鑫、呂光洋、王穎等這些教授加

進來，組成自然文化資產技術委員會。至

於野生動物保育法，就是這一夥人，我也

參加，都在謝孝同(時任亞洲基金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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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家裡談，當時保育界人很少。

徐： 一開始我就是文建會文化資產保存的委

員，我們寫了一份對台灣植物需要保存

的候選區域，第一批就宣布18個第一優

先的環境以及稀有植物十種，像穗花杉

等，接著又宣布第二批。都是靠這些舊

資料。再後來又為了地方需要，又增劃

了一些，像福山中低海拔闊葉樹林，為

了阻止道路開發劃設紅樹林保護區保護

水筆仔。

王： 依文資法劃設的保留區真的有保護效力

嗎？

徐： 按文資法，第一個，人不可以進去；第

二，林務局不敢砍。我們去鬼湖調查，

有一片很漂亮的台灣杉，第二年砍掉

了。到鬼湖要搭四段流籠，站在板子上

去；坐著木頭下來。很可怕！也很好

玩！不砍木頭後，流籠撤掉了。

大樹移植及福山植物園籌建

董： 邱創煥當省主席的時期，福山如何交由

林試所管理？

徐： 以前林試所是省政府單位，台北市政府

老早就要趕我們走。他們說這裡是他們

的公園，你們霸著當植物園，也沒管

好。但植物園的地下水位很高，能種的

植物種類很受限制。所以我們一直在石

門水庫覓地，等我回來當生物系主任的

時候，剛好有機會幫邱創煥種樹。

徐： 邱創煥要在中正紀念堂種肯氏南洋杉，

他問我多久會好，我說一個月。斷根就

要一個月，斷根有一定技術的。因為要

用吊車，所以要在路邊；要種，所以要

長得均衡，像選美一樣。不要在石頭旁

邊，吊不起來，土堆就散了。不能截枝，

枝條噴膠減少蒸發散，一棵一棵從恆春

移植過去，兩台吊車，一部把土堆兜起

來，另一部用棉被包的緊緊的，用鐵索

支撐，不要倒下去。用12公尺的拖車，

支架已經都做好了。神不知鬼不覺，當

晚就運到台北，就種了。他當晚打電話

來：「徐主任，我看你這樹種的不錯，我

是田尾人，懂種樹。我還要種哦！」

徐： 我拿著報告去找邱創煥的時候，就說：

「報告主席，我們台北植物園是市政府

的地，現在市政府要，我們也找不到地

方。林務局也不肯撥地。」他問我看了

在哪裡？我說在宜蘭。他說那要多少？

我說500公頃好了，他說這樣好了，1000

公頃，他就批了1000公頃。但後來搞了

很久，林務局才把地撥過來。這些事都

很麻煩，要編預算、要人、要執行。當

時我在淡江建築系教書，就用了建築系

兩三個學生畫圖、寫計畫書，福山的第

一本計畫書是這樣出來的。

第二次資源調查的材積量

王： 第二次森林資源調查材積量增加，是故

意的吧！

徐： 不是故意的。因為第二次森林資源調查

大雪山林場還留存相當多的集材機。(王培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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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請了一個普渡大學畢業的專家來，

是美國學測計的碩士。剛好我在普渡

大學測計學的老師Miller是他的老師，

Miller發明了三角測計法，他說：「如果

地形陡的話材積一定會增加，徐，你要注

意！」後來第一次和第二次調查結果差

76%。天然林不該那樣長，天然林處在動

態平衡狀態，颱風時會有倒木，過一陣子

又會長回來，總蓄積量不會變多少。

王： 所以後來有一說，第二次森林資源調查

造成後續砍伐林木的依據。

徐： 沒有。那時候已經是保育時代，我們保

育這批人，尤其是我，都反對伐木。

董： 林務局在禁伐之前，伐木就已經變得非

常保守？

徐： 有一陣子是這樣的。林業改革方案開始

以後，就限制砍伐量到100立方，後來就

30立方，後來就20立方，後來就停掉了。

原因不是出自保育，而是找不到地方伐

了。這裡面誤判了幾件事：你看，我們

天然林蓄積量是全世界第一，可能嗎？

[參見徐國士  1993  森林資源的過去與現

況—評論。林業叢刊第45號，森林資源的

永續經營。第31頁。]我們的平均蓄積量

是201立方，一般闊葉林的蓄積量都是低

於50立方的。總蓄積量增加76％。我就找

農委會森林處長戴廣耀，局長是廖大牛，

廖局長說那可以多砍一些。我說：廖局

長，第二次森林資源調查有問題。

董： 第二次森林資源調查是誰領軍？

徐： 就是廖大牛呀！從航測所所長調去當局

長。那時材積調查有個孫隊長，我跟他

討論過，他說沒那麼多。那時候由檜木

林型來判別材積，但有時候檜木林判讀

的太大了，其實只有零星生長。像我們

六龜就找不到檜木好砍。

民國74年，邱創煥先生要林試所從恆春熱帶植物園遷移22株肯氏南洋杉至中正紀念堂種植，當年創下百分之百存活率的大
樹移植，採取了細緻的步驟。(徐國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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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老師，遙測應該是您的

專長。

徐： 我也找了林務局調查課

長廖閱郎，他說一下子

要判讀大量資料，很多

人沒經驗，這是經驗科

學。不在現場的人，往

好的報，總是好些。所

以調查方法有錯，不應

該用三角稜鏡法，在坡

面的材積會增加，單位面積的材積就會

增加。

張： 這是調查時就發現的？還是報告出來後？

徐： 報告69-70年出來時，我就提出這個問

題。其他人就說，你不要在美國談保

育，回來就什麼都反對，這已經很保守

了。後來葛錦昭就叫我辦一個研討會[編

按：參見前述1993年研討會]來講，那時

林務局已轉型公務預算了。

造林史

徐： 我們的造林樹種是沿襲日本人留下來的

研究結果：一千公尺以下杉木，一千公

尺以上柳杉。所以台灣開始伐木的時

候，就照這個模式去做。

王： 當時沒有造那麼多，是後來林相變更美

援專家建議才增加了很多柳杉造林地。

徐： 那都沒有成功。條狀皆伐怎麼會長？你

看蘭嶼一條一條的，種在裡面怎麼會成

功。完全不符合生態原則。

王： 您在恆春時，當地引進銀合歡？

徐： 那是胡大維引進的。台灣沒有很好的林

地種薩爾瓦多型。當然是夏威夷型比較

厲害。胡大維推速生樹種，他研究了泡

桐和很多樹種，他就推廣薩爾瓦多銀合

歡，可以造紙，中華紙漿也做過紙漿，

覺得不錯。但它要長在好地方，壞地方

什麼樹都長不起來。

董： 我還在台東看到很大的薩爾瓦多型銀合

歡。

徐： 重點是，林務局對薪炭材沒什麼興趣。

造紙也沒什麼興趣。他們把林下更新的

檜木弄的整整齊齊，對實際利用生產，

興趣不高。因為量反正不高，外國買比

較便宜。整理林地時有些生產，不是主

要要做的。基本上就是利不及費，林

道、崩塌整地要多少錢？為什麼現在山

坡地不開發？造林要去哪裡造？

王： 平地。

徐： 平地造林在花蓮全都種在河川地、碎石

地，這麼多年了，材積量有多少？都是

砂地、碎石地，樹都長在石頭縫裡，要

成為有用之材是蠻困難的。

張： 所以要挑對造林樹種。

徐： 要對植群多了解，是植物學的基本研

究。

徐國士教授談論第二次森林資源調查及其研討會報告。(王培蓉 攝)


